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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面村“出圈”记
□寇建斌

乙巳蛇年腊月二十一日凌晨，夜色尚

浓，安国市西城镇西寇村挂面厂仍然灯火

通明。65岁的高计柱和4名工友围在操作

台前，正将头天醒好的面“上面筷”，指尖翻

飞间，藏着千年非遗的匠心，也藏着西寇村

人迎马年新春、盼增收的热切。看到这喜

人的一幕，不能不提一位关键人物，他就是

带领大家把细挂面“抻”成致富路的该村党

支部书记张鹏——当地家喻户晓的“挂面”

书记。

早就听说，这位放弃城市优渥生活回

村的年轻书记，凭着村里的老手艺，把曾经

的“空村”，带成了家家户户有收入、日子有

奔头的富裕村。立春刚过，我们走进西寇

村，深入探寻由一根非遗挂面引出的致富

故事，感受乡村振兴的脉动。

西寇村位于安国市东南一隅，距市区

15 公里，共有村民 1532 人、耕地 2130

亩。村南潴龙河冰雪初融，北岸大堤整修

即将完工，未来将成为直通雄安的景观大

道。道路两侧，冬小麦长势正旺，开始解冻

的麦田散发着新春的气息，远远地，我们已

经嗅到挂面厂飘来的麦香——那是西寇村

人幸福生活的味道。

古村留痕，老手艺藏着新希望

走进西寇村，最醒目的就是挂面厂彻

夜不熄的灯光和浓郁的麦香。“冬季是挂面

销售旺季，今年马年春节，订单直接爆棚。”

张鹏穿着沾满面粉的工装，一边指挥工人

装箱，一边介绍，“我们从11月就加班赶

工，每天凌晨开工至深夜，年货节销量超4

吨，京津冀订单占八成，还远销新疆、深圳，

甚至通过外贸卖到泰国、新加坡，让非遗挂

面走出了国门。”他擦了擦额头汗珠，眼中

满是忙碌的充实与对未来的憧憬。

30出头的张鹏，有着超出同龄人的沉

稳。几年前他在城市经商有成，2021年，得

知家乡发展滞后、村党支部书记空缺，怀着

对家乡的眷恋，他毅然放弃收入颇丰的生意

和城市优渥生活，回村扛起党支部书记的重

担。彼时的西寇村，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

土地闲置、村集体经济近乎为零，更让人揪

心的是，传承千年的抻条挂面手艺，正濒临

失传。

西寇村抻条挂面可追溯至唐代，2013

年被列入保定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又称

龙须面、空心面，是当地春节走亲访友的

佳品。这门手艺代代相传，所做挂面细如

发丝、耐煮筋道、麦香浓郁。然而，到

2021年，全村仅剩七八户村民以家庭作

坊的形式零星制作，规模小、销路窄、利润

薄，非遗技艺陷入“守着金饭碗讨饭吃”的

困境。

“咱村无其他资源，财富就是土地和这

千年挂面手艺。”刚上任的张鹏走遍全村，

深知改变落后面貌，必须抓住这根“救命挂

面”。老党员周英虎讲述的西寇村抗战故

事，更让他坚定了决心。

西寇村曾是冀中平原地雷战的发源

地，抗战时期，村民自造土地雷反抗日寇，

却惨遭重兵围剿，17名乡亲遇害，村民被

迫逃离，村子沦为“空村”。“先辈们用鲜血

换来了好日子，我们不能守着老祖宗的宝

贝受穷，得让手艺活起来、村民富起来。”张

鹏的话，赢得了全体党员认可。

为铭记历史、传承初心，2023年合作

社改扩建时，张鹏牵头修建了占地130平

方米的村史馆，陈列着当年制作土地雷的

陶罐、铁壶，诉说着铁血岁月。“铭记历史不

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靠着老手艺，走

出属于西寇村的致富路。”张鹏说。

破局突围，废校舍变身挂面厂

“光有手艺不够，还得规模化发展。”张

鹏深知，小作坊做不大挂面产业，而规模化

的第一步，就是解决原料供应——好挂面，

离不开好小麦。

2021 年 9月，张鹏牵头推行土地流

转，鼓励村民将闲置土地交给村集体合作

社集中经营，为挂面生产提供稳定原料。

可政策一出，就遭到不少村民质疑，尤其是

老一辈人，对土地感情深厚：“把地交出去，

以后靠啥生活？”“合作社亏了，地不就白给

人用了？”

面对顾虑，张鹏带领村“两委”逐户上

门，坐在村民炕头耐心讲解政策，郑重承

诺：“土地流转后，大家能拿稳定租金，有劳

动力的可优先在合作社、挂面厂上班挣钱，

合作社盈利后还会分红，绝对保证大家利

益不受损。”

真诚打动了村民，2021年，西寇村成

功流转土地 240亩，全部种植优质冬小

麦，为挂面生产提供稳定原料。合作社统

一采购农资、组织生产，大幅降低成本、保

证品质。

2022年麦收后，合作社迎来首次分

红，村集体收入超10万元，村民每亩地年

地租达1200元。实实在在的收益，让村民

们更加坚定了跟着张鹏发展的信心。如

今，土地流转规模已扩大至1000余亩，既

保障了挂面原料，还少量种植中药材增加

收入。

解决了原料问题，张鹏立刻筹备挂面

厂。他看中村里闲置20多年的废弃学校，

2022年5月，协调村集体投入资金，将其

改建成占地3000平方米的手工抻条挂面

厂，盘活了闲置资产。

“挂面厂刚建时条件艰苦，全靠老师傅

手把手教。”张鹏回忆道。为保留传统技

艺、实现标准化生产，2023年，他争取衔接

资金50万元，搭建700平方米玻璃阳光晾

晒房，引进低速石磨面粉机，修建了深1.5

米的土坯洞子——这里冬暖夏凉，常年

23℃左右，是醒发挂面的“天然恒温库”。

“这‘天然恒温库’是宝贝，‘上面筷’后

的挂面要在这里醒发4小时以上，才能保

证筋道口感，守住老祖宗的味道。”张鹏带

着我们走进洞子，淡淡的麦香扑面而来，一

排排挂着面条的竹筷整齐排列，静待醒发。

厂里的老师傅都是西寇村人，最小的

65岁，最大的83岁，高计柱便是其中的佼

佼者，做挂面已有40多年，最擅长“上面

筷”这道核心工序。他双手轻搓面坯，快速

以“8”字形绕在竹筷上，动作娴熟精准。“绕

面要快准匀，得给面条上劲，才能保证粗细

均匀、空心筋道，而且必须凌晨2时低温操

作，这样才能锁住麦香、保证韧性，老规矩

不能破。”

匠心赋能，细挂面“抻”出致富路

一根抻条挂面，要历经30多个小时、

18道纯手工工序，每一步都藏着门道，没

有两三年功底练不出来。和面要控温控

量、力道均匀，醒面要把握好时间温度，开

条、搓条、抻面、晾晒都有讲究。张鹏对每

道工序严格把关，要求全程不添加任何添

加剂，坚守匠心，只为做出最地道的西寇

挂面。

“挂面原料是合作社自种的优质冬小

麦，全程原生态种植，用有机肥施肥、生物

药物防虫。”张鹏带着我们走进阳光晾晒

场，暖阳下，数万根细挂面垂挂在竹竿上，

泛着莹润光泽，勾勒出西寇村鲜活的年味

图景，工人们正有条不紊地将醒发好的挂

面上架晾晒。

包装车间里一派忙碌，村民李建敏和6

名工友正麻利地将挂面分拣、装箱。“这是

发往保定企业的997箱年货订单，必须下午

装车，不能耽误。”李建敏笑着说，她以前在

家照顾老人孩子，没有收入，挂面厂建成

后，她来这里上班，每月挣4000多元，既能

顾家又能增收，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我们的挂面细能穿针，耐煮筋道。”张

鹏满脸自豪，但他也清楚，好酒也怕巷子

深，要让非遗挂面被更多人知晓，必须打开

销路、打响品牌。

2022年，张鹏带领村集体注册“祁玳”

商标，聘请专业人员改进包装，提升产品竞

争力。同时，他抓住新媒体风口，与回村年

轻人合作创建抖音账号，用短视频记录挂

面制作工序、讲述非遗故事，自己亲自出镜

代言，“挂面书记”的名号很快传遍四方，被

越来越多网友熟知。

短短几个月，抖音账号发布作品超200

条、播放量破千万，不少网友留言询问购买

渠道。张鹏趁机将挂面入驻各大电商平台，

开通直播带货，实现线上线下联动销售。“以

前只能在附近集市卖，销量有限；现在订单

源源不断，每天能发几十上百箱，销量比以

前翻了好几倍。”张鹏言语间喜悦满满。

依托安国“药都”优势，张鹏主导将药

食同源理念融入挂面手艺。2023年 10

月，他们联合中国农业大学研发出祁山药、

乌梅等五种养生挂面。这种药膳新品契合

大健康需求，大幅提升产品附加值，打响

“非遗+药膳”品牌，一经推出，广受欢迎。

2025年安国药交会上，药膳挂面得到

张伯礼院士和许多前来参会的医药界同仁

交口称赞。张鹏趁热打铁，举办挂面文化

节、年货采购节，联办京津产学研游活动，

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

如今，西寇抻条挂面已成当地特色名

片，深受消费者喜爱。2024年底，挂面销

售额突破100万元、盈利超20万元，挂面

厂累计为村集体增收30万元。马年春节

前一个月，销售额就达10万元以上，订单

爆满。新增35个稳定就业岗位，大多为留

守妇女和老人，让他们实现了“守家、顾人、

挣钱”的心愿。

中午，张鹏留我们吃挂面，热气腾腾的

面条配上新鲜蔬菜，汤色清亮、麦香浓郁。

“这就是西寇村的味道，是老祖宗的味道，

也是幸福的味道。”张鹏笑着说。

不满足于挂面产业的成功，张鹏还牵

头创立“千层纳”千层底布鞋品牌，组织60

多名留守村民参与制作，作为挂面产业的

补充，进一步拓宽村民增收渠道。

蝶变新生，挂面之乡启新程

如今的西寇村，在张鹏带领下，村集体

经济充盈，村民收入大幅提升，闲置土地变

成增收“聚宝盆”，非遗挂面手艺得以传承，

村容村貌也焕然一新。狭窄泥泞的街巷拓

宽硬化，全部贯通，柏油路直达合作社，村

民出行和农产品运输极为便捷。

挂面产业扩大后，资金短缺曾成为难

题。工行保定分行开展“千企万户大走访”

时得知情况，主动上门对接，发放“种植e

贷”90万元，为合作社发展注入动力，保障

了生产运营。

在金融部门支持下，西寇村抻条挂面

非遗工艺得到更好保护，2024年12月，西

寇抻条挂面非遗工坊获保定市、安国市级

两级授牌，成为亮眼的“安国名片”。

村民富裕后，张鹏又积极谋划丰富农

村精神文化生活。2025年7月农闲时，他

牵头推出“西寇百姓大舞台”暑期文化月活

动，让村民自编自导文艺节目，同时通过非

遗体验，为挂面产业注入持久动能。

站在挂面厂屋顶，望着长势正旺的冬

小麦田和忙碌的厂区，张鹏信心满满地描

绘未来：“下一步，我们将扩大土地流转，保

障原料供应，申报市级‘百强示范社’；深化

药膳挂面研发，拓展销售渠道，强化‘祁玳’

品牌建设；依托挂面产业和村史馆发展乡

村旅游，打造综合性产业链，让细挂面‘抻’

出更宽的致富路，让村民共享更多红利。”

夕阳西下，天空蔚蓝，通红的晚霞将村

庄染上一层温暖的金色。满载挂面礼盒的

货车缓缓驶出村庄，将这份匠心与年味送

往四面八方。工厂里，灯光依然明亮，工人

们为明天的生产做着准备。这片曾经被战

火蹂躏、一度沦为“空村”的土地，如今处处

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从地雷战的悲壮到共富路的辉煌，西

寇村的变迁，得益于一位扎根泥土、敢想敢

干的带头人，他如一束光，照亮了西寇村的

振兴之路，闯出了一条“党建+匠心+市场”

的康庄大道。一根小小的挂面，抻出了西

寇村产业的韧性，更抻出了我们伟大民族

新时代迈向复兴的缩影。

每当时光的脚步迈进春节的门槛时，

我脑子里总会勾起昔日家乡过大年，人们

相互拜年，就像赶大集一样，热闹异常，把

整个村子都变成了喧腾热闹的河。

那时，没有电视看春晚。一家人吃过

除夕年夜饭后，为了守岁，我就来到奶奶

的屋里，继续听奶奶讲了多少遍她年幼时

在村里跑花灯的往事。听着听着，我便迷

迷糊糊打起盹来。倏然，不知哪个邻家噼

噼啪啪的鞭炮声儿，一下子把我惊醒。紧

接着，连锁反应一般，整个村子的鞭炮声

响成一片，震得我耳朵嗡嗡直响。奶奶轻

声唤我：“这是新旧交替，我又老一岁，你

又长一岁，再过会儿就该吃五更饺子拜大

年啦！”

我回屋躺下，外面的鞭炮声儿嗡嗡隆

隆显得劲头小了些。可刚眯缝着，又是一

股惊天动地的鞭炮声儿把我惊醒。隔墙听

见母亲在厨房里拉风箱的声响，正忙着煮

五更饺子。我心里一下子慌起来，赶忙起

身洗脸换上新衣。当母亲把热气腾腾的饺

子端来，一碗饺子还没吃完，就听得外面响

起了拜年声儿。我把饭碗一搁，先给母亲

工工整整磕一个响头。又匆匆到东屋，仍

是充满仪式感地给奶奶、大伯、大娘依次行

礼拜年。等奶奶把早已准备好的一块钱塞

进我衣兜，我们没出三服的兄弟姐妹也一

窝蜂般涌进来，高高兴兴地给长辈们拜年

问好。

大伯是我们一大家子的族长，见天色

不早便领着我们一拨拉小弟兄，挨家挨户

拜遍刘氏宗亲。每到一户，他都教我们认

清辈份，该如何称呼家中上岁数老人。那

时，家家正门前都摆着方桌，神位前叠着层

层高的枣馒头，有的还供着整个猪头，桌前

也都铺着旧席片。当人们拱手作揖，争相

下跪拜年时，主人连忙上前搀扶，笑着只

说：“来啦就好，没那么多礼节，别弄脏了你

们新衣裳。”一边说还一边拿一个盛着瓜子

花生和糖果烟卷的小盘，招呼大家快点

拿。在相互祝福和问候间，小院里荡起暖

意融融的亲情，使家族赓续的血脉流淌在

每一个人的心里。

路上，大伯又对我们说：“过年拜年，不

但使家族的人走得更近，平日里若有隔阂

矛盾，登门一拜，积攒的恩怨哈哈一笑全都

抵消啦！”我听后暗暗感叹，原来这寻常拜

年竟藏着这般朴素又深厚的道理。

随着我逐渐长大，村里拜大年的习俗

越来越浓厚。领头的族长从大伯那一辈，

已换成族里德高望重的年轻人，拜年的气

氛不但更加高涨，远近当家逐步结成愈发

庞大的拜年队伍，而且拜年的范围也越来

越大。各家族男女分班，拜了同性家族，近

乡邻也都要拜到。由于人多，往往这班人

还没从院里出来，另一班人又跟进过来，院

里挤得满满当当，拜年声高如潮涌，真正磕

头的少了，热闹劲儿却更胜从前。那些等

着拜年的老人，都穿着儿女买的节日盛装，

一个个满面春风，恰似年画里安享幸福的

长者。

记得那几年，我们大家族里数权林奶

奶岁数大，走在最前头的材老弟大声地喊

着：“奶奶快张包，后边快跟上，一二三，给

奶奶拜年啦！”可话音刚落，人早已直起腰

来。权林奶奶假装生气，吭地给他一小拳

头：“数你小子滑抹吊嘴，我看着你给奶奶

磕一个！”材老弟嘿嘿一笑：“谁让你拉我那

么快，不然我准给你磕一个能听见声儿响

的大头！”后面人哄地一下大笑起来。这老

小一闹，过年的气氛更显得亲热起来。

天渐渐透亮，看吧，全村大街小巷人头

攒动，好像男女老少的集体大亮相，一拨又

一拨的拜年队伍，汇成流动的热潮，在族长

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如出征一般意气风

发。人人脸上愉悦兴奋，比平日更显和善亲

近。领头的族长，步履沉稳，目光威严。熙

熙攘攘人群相遇，无论熟识与否，皆拱手抱

拳齐唤一声：过年好！

若是年前刚落过一场大雪，村庄便更

添景致：农屋门楣上鲜艳夺目的红春联；高

高挂起的大红灯笼；街巷上空飘荡着一排

排翠绿吊挂；叽叽喳喳，喜气盈盈的大姑娘

新媳妇身穿着花朵一样的新衣服；老舍屋

顶伸出来的苍劲枝桠还裹着一层未融的

薄雪，似敷着淡淡的银粉。这时，村东边

一轮浑圆橘红的朝阳，也在新年里细细梳

妆，温柔含笑地徐徐升起，将千万道金缕

似的晨光，轻轻洒向人声鼎沸的村庄。刹

那间，整个村庄宛如戏台骤然亮起满堂华

灯，天光雪色、人间红装，相映相融，宛如

被丹青妙手晕染成一幅气韵生动的新春

大拜年长卷。

我随着拜年的队伍，从清晨五点一直

走到九点，村北面集市街、小后街，几乎走

遍。和旁人一样，我口中呵着白气，周身

暖意融融。回到家中坐在炕沿，虽有几分

奔波疲累，但心里有一种抖落俗尘、欢喜

如初的轻盈。我未曾细究典籍来历，却由

衷叹服中华先民留下的大拜年这一重要

礼节——它不只是一场仪式，更是情感的

传递，心意的相逢，是维系家族和睦与邻里

温情的纽带。

猛然间想起，干老干娘，挚友双亲，两

位忘年交，还未曾登门拜年。当即起身，从

屋里推出那辆二八自行车，又向村内驶去，

零星的鞭炮声在耳边响起，车轮辗过村路，

新年的欢喜与祝福，也一路向前蔓延。

星光灿烂的夜晚，三五朋友聚完餐，小羡送我

回家，到了楼下，因不舍那漫天银华，我俩便商量去

郊外看星星。

我们一路向南，明亮的街灯次第闪过。“我小时

候胆子小，”小羡一边开车一边说，“父母晚上去地

里浇地时，我看家，枕头边放把剪刀，睡不着，透过

窗户望外面看，月亮是蓝色的，满院蓝色月光，小树

的枝枝丫丫都清清亮亮的。”

“蓝月亮！”我欢呼。

“哦——是蓝月亮吧，蓝白色的。”我太过激动，

弄得小羡都有些犹疑了。

不，不是的。我被这样的表达击中，太让人上

头了。蓝月亮，多美妙的月亮。一院蓝月光又该美

成什么样？是五彩斑斓的蓝色精灵，振着翅膀扑簌

簌地掠过吧，太妙了。

蓝蓝的月亮，也唤醒了我的月亮。儿时，乡下，

寂静的冬夜，暖灯如豆，月亮就挂在院子的树梢上，

月色如雪，一片莹白的世界。我站在院子里，看着

月光下枣树的枝桠，周围很安静，没有一丝声响。

我就这样看着，看着······

那夜的月亮，深深地镌刻在我心上，潺潺月光

缓缓流进血脉。看到“在家外月亮总是在照着别

人，院子里看到的月亮可像自己家人一样”的句子，

会瞬间红了眼眶。

几年前，一个寒冷的冬日黄昏，我有了枚黄月

亮。那段日子工作和生活的压力都很大，身心俱

疲。熬到下班，木然地穿过长廊，下楼梯，在车棚不

经意地一瞥，竟看到：黄澄澄的圆月，在谁家二楼的

窗边，伸手就能够着。我从不觉得月亮还可以这么

近，“手可摘星辰”，总觉得是诗人浪漫的表达而已，

但那一刻，我觉得月亮唾手可得了。它的颜色更让

人痴迷，香甜柔软的蜜黄色，散发着和蛋糕店一样

的温热香味。

是礼物？还是恩赐？

我呆立在金色月光里。窗边的月儿是蜂蜜罐，

我是自由的小熊，畅游在蜂蜜河，“（你）漂浮着，并吞

下淌着蜂蜜的蜂巢，树屑，被压碎的蜜蜂······一种

味道，由失去的一切构成，在其中，失去的一切又被

找回。”（玛丽·奥利弗）

现在我又看见绝美的蓝色月亮。小羡的“蓝月

亮”，是9又3/4站台，穿过它，就能到达蓝色魔法世

界：浪漫忧郁。纯粹的诗意。无限的梦境。无可企

及的存在。

走了一小会儿，时间到了夜间10点16分，我们

依然在城市的包围中。明知道爱人会把小女儿照

料得很好，但依然还是止不住担心。“要不下次再去

郊外吧。”我说。小羡虽然嘴上没说，但我知道，她

也一定挂念着家里的稚子。

我们商量后，掉头去了最近的公园，公园的彩

灯还亮着，暗淡了星光，恰如岁月对我们的折损。

但仍满心欢喜，那是两个被“自家的月光”加持着、

护佑着的孩子，宿命般久别重逢的喜悦。

“江畔何人初见月？”小羡说。

“江月何年初照人？”我接。

我没说出口的是：谢谢你，让我也有了一枚蓝

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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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月的风悄然唤醒沉睡的年意，也吹动人心深

处那根久违的弦。每逢此时，我总踱步至年货集

市，不为别的，只为寻那一抹鲜亮的色彩——年

画。它不是简单的装饰，而是岁月深处的一声轻

唤，是传统年俗里最温热的底色，是故乡在记忆中

投下的一道影。

年画摊设在集市最热闹处，挂满货架的年画在

冬阳下熠熠生辉：红胜火，绿如蓝，金耀目，粉含

情。风起，画纸轻翻，人物似舞，花鸟低语，整片摊

位活像一个微缩的中国年。那色彩，浓烈得不讲道

理，却直抵人心，像童年灶台上蒸腾的年糕，热气腾

腾，真实可感。

摊主是位六旬老伯，头戴磨亮的棉帽，手揣

棉袄袖筒，笑如福星。乡音洪亮：“来看看喽，武

强年画、杨柳青，手工印的，保准喜庆吉利！”那

声音，像一壶温在灶上的老酒，暖了寒风，也暖

了人心。

俯身细看，年画里藏着整个中国年的魂。门神

秦琼、尉迟恭，铠甲锃亮，怒目执鞭，威风凛凛，仿佛

真能镇邪安宅；“连年有余”的胖娃娃，怀抱红鲤，坐

于莲叶，笑得见牙不见眼，那笑容纯真饱满，像把春

天揣进了怀里；“五谷丰登”“吉祥如意”“福禄寿三

星”，每一幅都是写给岁月的家书，字字是祈愿，句

句是平安。这些图案千年未改，却始终承载着农人

最朴素的信仰——土地、收成、团圆。

我挑了一幅《迎春图》：孩童提灯舞龙，老人

含笑观灯，爆竹纷飞，梅花绽放，连红灯笼都似在

风中轻摇。画面热闹而有序，喜庆中透着温情，

像极了记忆中围炉守岁的夜晚——祖母缝衣，父

亲放炮，母亲端出热饺，一家人笑语盈盈。老伯

见我中意，便笑道：“这可是老手艺，木板雕刻，手

工套色，少一道工序，神气就没了。现在会的人

少了，可年节里，还是有人惦记。”他眼神有光，像

在守护一场即将消逝的仪式，也像在守护故乡的

根脉。

回家后，我将年画郑重贴于客厅正墙。

如今，超市有精美装饰画，手机存电子春联，祝

福五光十色，却总缺了那份温度。在我心中，那张

手工木印的年画，始终不可替代。

买年画，买的不只是画，更是一份年味，一种记

忆，一段与祖先的温情对话。

买年画
□王义和

西寇村党支部书记张鹏西寇村党支部书记张鹏。。

（报告文学）


